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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内的另外两个人一个
叫小秋，一个叫蓝蓝。蓝蓝是个
大嘴巴，小秋没心没肺大大咧咧，
她们知道的话，保不准无心地说
漏了嘴。

“好！”许爰点头。
二 人 不 再 说 话 ，宿 舍 静 静

的。
天彻底黑下来时，宿舍门外

一阵说笑声，然后，门被推开，小
秋 和 蓝 蓝 提 着 大 包 小 包 走 了 进
来。

二人刚一进来，便对着两张
床大喊，“两只懒猪，起床啦！”

许爰翻了个白眼，还没睡，
起什么床？再说她哪天懒了？

“咦？你们两个怎么了？一
个个跟僵尸一样！”小秋将包甩在
写字台上，伸手一指小雯，“你一
看就是刚哭过，和何涛吵架了？”
然后回头一指许爰，“你这个星期
又 没 回 家 ？ 又 帮 你 家 林 深 打 工
了？”

“ 一 张 臭 嘴 巴 ！”许 爰 坐 起
身，尽量让自己和平常一样，盯着
她们的购物袋，“两位施主都买了
什么好吃的？我还没吃饭呢，施
舍点儿给小的呗！”

“你家林深没管你饭吃？”蓝
蓝顿时怪叫，“他怎么能这样虐待
你？”

许爰头疼，板起脸，“谁说林
深是我家的？他不是我男朋友，
我不是他女朋友，凭什么人家要
管我饭吃？”

蓝蓝撇嘴，“你们都三年了，
就差捅破一层窗户纸了，却总也
不捅破，什么意思嘛！咱们学校
认识你和林深的人，谁不觉得你
们 是 男 女 朋 友 ？ 有 多 少 人 看 上
你，想追你，碍着林深，掂量掂量
后 都 偃 旗 息 鼓 了 。 你 们 现 在 不
是，早晚也是。”

许爰的心顿时一疼，有些撕
心 扯 肺 ，“ 现 在 不 是 ，早 晚 也 不
是。”

“咦？”蓝蓝走过来，盯着许
爰的脸，“咋了？往常提到林深，
你可不是这副样子，你和林深也
吵架了？”

“你到底买了吃的没有？我
饿着呢！”许爰不想让她再探究下
去，跳下床。

蓝蓝撇撇嘴，将一个大购物
袋扔给许爰，“买了面包、火腿肠、
酸奶、榨菜、肉丝卷、薯片，多着

呢，你自己挑吧！”
许 爰 接 过 购 物 袋 ，翻 了 起

来。
“幸好我们回来拯救你，否

则林大才子明天再找你干活，你
就是一个饿干巴的柳条了。”蓝蓝
说着，又问小雯，“你吃饭了吗？”

“我没胃口，不吃了。”小雯
伸手拽着毛巾被蒙在了脑袋上。

蓝蓝眨眨眼睛，用眼神询问
许爰。

许爰拿出一个面包，又拿出
一包榨菜，一盒酸奶，摇摇头表示
不知道。

“我这里还有鸡腿！”小秋又
扔过来一个袋子。

许爰也不客气地接过，从昨
天晚上到现在，她根本就没吃东
西，肚子可不管她心情好不好，已
经抗议了，可是又不想去食堂，只
能将就了。

“今天逛了一天的街，真累，
明天还怎么去爬山啊！”蓝蓝坐在
床上，一个劲儿地捶腿，“小秋，要
不明天咱们不去了吧？”

“ 那 怎 么 行 ？ 早 就 答 应 好
的，临时变卦的话，以后有活动，
谁还带咱们啊。”小秋摇头，也抱

着腿坐在床上揉，埋怨她，“还不
是都怪你，非要买衣服，买完衣服
又买鞋，买完鞋又买吃的，腿都走
废了。”

“我这不是想打扮得漂亮点
儿，找个男朋友吗？没准明天就
遇到我的真命天子了呢！”

“那就更应该去了！据说有
几个帅哥是单身。”

“是吗？那我赶紧去洗澡，
回 头 好 好 睡 一 觉 ，明 天 早 点 儿
起。”蓝蓝腿也不疼了，三两下就
收拾好了东西，匆匆出了房门，奔
着浴室而去。

小秋也跳下床，拿了东西，
一边喊着等等我，一边追了出去。

虽然每个宿舍内都有浴室，
但是集体浴室高端地配了搓澡的
师傅和按摩师，她们奔着这个去
的。

宿舍又静了下来，许爰放下
吃了一半的面包，又躺回床上。

明天她们一早走了正好，她
可以陪小雯去医院。

她刚躺下没多大一会儿，蓝
蓝忽然又推开了房门，跑到许爰面
前，一把将她拽了起来，怪叫道，

“爰爰，隔壁宿舍的姜濛说林深和
程妍妍在一起了，这是真的？”

果然不能说谎
许爰大脑“嗡”的一声，一时

间觉得眼前发黑。
林深和程妍妍在一起了？

“喂，到底是不是啊？他们
在一起的话，那你和林深呢？”蓝
蓝抓着许爰的肩膀摇晃。

许 爰 勉 强 定 住 神 ，推 开 蓝

蓝 ，“ 应 该 是 真 的 吧 ！ 我 也 不 知
道。”

“那你呢？你不是和林深才
是一对吗？程妍妍算哪根葱啊！”
蓝 蓝 急 了 ，“ 姜 濛 说 得 有 板 有 眼
的，说校园网都有人登了他们的
照 片 了 ，行 止 亲 近 ，说 是 在 一 起
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怎
么能不知道？”

许爰也想知道是什么时候
的事儿，摇头，“我也是刚知道。”

“你……”蓝蓝瞪着她，似乎
终于明白她今天怎么这副样子，
一时气愤不已，“这三年来，你对
林深如何，我们有眼睛，可是看得
清楚，他怎么能这么忘恩负义？”

“爰爰，林深真和程妍妍在
一起了？”小雯也从床上起来，看
着许爰。

许爰最受不了这个事情引
发而来的关心和眼神，她扶住额
头，“喜欢是不能强求的，人家只
是不喜欢我而已，喜欢别人也不
算忘恩负义，我为他兼职工作，也
是拿工钱的。”

“关键是你拿那点儿工钱和
你的付出不成正比！”蓝蓝恼怒，
拽 许 爰 ，“ 走 ，我 跟 你 去 问 问 林

深。没他这样的，如今要毕业了，
要高飞了，难道就傍上高枝要甩
了你？程妍妍家是有钱有势，可
是你有才华啊！”

许爰避开她的拉扯，“蓝蓝，
你明天不是还要爬山去吗？赶紧
去洗澡休息吧！”

“出了这事儿，我还怎么爬山
去？”蓝蓝似乎要哭了，“从踏进这
学校的大门，你喜欢林深，你们的
爱情就是我的目标。我都快没目
标了，还怎么爬山去找男朋友？”

许爰本来心情极差，闻言顿
时哭笑不得，无奈地看着她，“蓝
蓝，我们这哪里是爱情？就是我
剃头挑子一头热，单恋而已。”

“怎么可能？林深明明喜欢
你！”蓝蓝大叫，“这三年，你们就
差捅破窗户纸了，形影不离，哪里
不是一对情侣的样子？再说，正
因为你喜欢林深这个执着劲儿，
我才宁缺毋滥，以你为目标的，就
是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一直在
找而已。”

“再像情侣，也不是情侣。”
许爰无奈，合着她还成了
耽误蓝蓝找男朋友的罪
魁祸首了。 8

连连 载载

三门峡天鹅湖是因天鹅而得名的。多年前，三
门峡天鹅湖只是溅河流入黄河时，被当地政府截出的
一万多平方米的一片水域，用以调节生态环境和气
候；不承想大约十年前，有西伯利亚天鹅飞来过冬，栖
息在湖面上，并且数量逐年增多，以致形成规模，成为
景观，三门峡于是才将这片水域称为天鹅湖。

2016 年入冬的第一场雪后，我来到天鹅湖畔。
天刚蒙蒙亮，远远的就听见湖面传来阵阵天鹅的叫
声；叫声汇集成一片，像是一池蛙鸣，好不热闹。从
湖边放眼望去，水面上密密麻麻漂浮的，全是天鹅。
尽管早已知道天鹅湖是以天鹅著名，但总觉得天鹅
是天上的精灵，水上的舞者，难得一见的。没想到天
鹅湖竟然聚集了这么多天鹅，成群成群的，实在是太
神奇、太震撼了。

三门峡的朋友说，这些天鹅每年十月下旬陆续
从西伯利亚飞来，次年二月后又陆续飞去；刚来的时
候，只是零零散散，后来就成群结队，现在大约已经
上万只了。起初大家只是好奇，渐渐的政府开始有
计划地保护、投食，打造适宜的环境。现在，天鹅已
经成了三门峡市的一张名片、一种文化，到处张贴着
有关天鹅的介绍，悬挂着有关天鹅的图片，摆放着有
关天鹅的物件；看天鹅已经成了外地游客到三门峡

观光的主要行程安排了。
冬季的早上，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摄影

爱好者们早已聚集在湖边，架起照相机，静静地守候
着；为了捕捉天鹅最美丽的瞬间，他们一待就是几小
时，冷了搓搓手跺跺脚，饿了啃口面包干粮。透过炮
筒般粗的长焦镜头，他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天鹅的
每一个动作，不管是闲游的还是静卧的，起飞的还是
降落的，都被他们收入镜头。而那些用手机拍照的
游客们，更是大快朵颐，噼噼啪啪照个不停，还互相
交流观赏着。

三门峡天鹅湖与市区是连在一起的。当地朋友
不无骄傲地说：每天有这么多天鹅在我们的城市、我
们的顶头飞来飞去，真是好荣幸！但这也不禁使人
想问，天鹅为什么会选择在三门峡市过冬？是气候
适宜，还是食物链充足，或是生态环境良好，三门峡
人友善？也许各种原因都有。但有一点应该明确：
地球是人和其他动物共同的家园，都应有各自的生
存空间；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生命就是保护人类
自己；如果过度开发自然，有朝一日其他动物都灭绝
了，那么人类的末日恐怕也就不远了！

希望三门峡天鹅能够永远飞得来、留得住、长驻
下去！

有人吃，就得有人做，做得多了，技巧自生，这
样的人在我们那里就被称为“厨子老师”。乡村里
并不缺少宴席，虽然算不上盛大，可也不能说寒酸，
数十道村菜轮流上，大碗酒大块肉可劲灌，厨子开
心地望着，一份无比满足的成就感，就写在他们黝
黑的面皮上。

村菜并不好做，只有熟知人们脾味儿的厨子，
才能做出最地道的村菜。村宴长年不断，上过桌的
人遍地都是，菜的味道只要牙一打，就知道入不入
肺腑。最考验厨子功底的是一道名为“梳子背”的
荤菜，其实就是一碗切得跟梳子背厚薄相似的五花
肉。这道菜难在工艺上，肉切得太薄，会丧失嚼头，
吃桌的人不喜欢；切得太厚，又不易入味，吃不出特
有的香腻来；蒸得太久容易糟，用筷子夹不起来，总
不能拿手抓吧；火候不到又塞牙，嚼起来费劲。“鸡
子、鱼、大肉皮”是村宴的三道主菜，大肉皮指的就
是这碗“梳子背”，多在最后上，是对整桌宴席的总
结，因此，一场席面的成败，就寄托在了一道菜上。
要想做出地道的“梳子背”，只能选用本地的黑土
猪，刮毛时先往皮下充气，等到猪身子膨胀得犹如
气球，才能起刮，且不可伤及肉皮；分割完毕后先上
调料，蒜不能少，但不切，葱要多，只取葱白，芫荽适
量用来增香；装碗以劈柴火蒸上两个钟头，出锅后

直接上桌，不等不看，图的就是个热吃。“梳子背”体
现了香甜、柔韧、实在的乡村口感，这也是大部分村
菜的主要特点，更是乡土村民性格的写照，好厨子
不能只会做菜，还要懂得观察生活。

村菜难学，光是切丝和削片两项，就得用掉几
亩地的萝卜，切成的丝要能穿针鼻，削出的片要能
蒙灯笼，更不用说煎、炸、烹、煮这些动火的工艺
了。费工夫，报酬却不高，年轻人不愿接班，村菜只
能依靠家传，延续至今，乡村里能出全桌的厨子只
剩下五六人。洋气的人家摆“整桌”喜欢去饭店，不
动腿只动嘴，省去了不少麻烦；守旧的人家依然爱
出村宴，要的就是这份热乎劲。凡是摆“整桌”的人
家，要先与厨子打好招呼，厨子会根据宴席的类别
和规模开出清单，主家按图索骥，准备好食材就行
了。如果桌少，比如过寿、上梁、还愿这些小项礼
俗，厨子基本不收费，拿包“喜果”或讨条毛巾即可，
乡村社会的人情味就体现在这里；若是满席，比如
婚宴、丧宴等大项礼俗，一般是按桌收费，价格也很
公道。料理村菜是一门手艺，人们评价宴席的成
败，不看菜料，只看功夫，哪怕只是萝卜、豆腐这样
的家常菜品，只要做得对味，也能赢得赞许。

“摆整桌”是乡村里的大喜，一家开宴，全村沾
光，那些飘溢的香味、欢快的笑声、委婉的问候，将

乡邻之间的亲密与和睦述说得备细。露天的帐篷
下，一张张四方桌一字摆开，一条条长凳子黝黑发
亮，人们围桌而坐，尽情享受着吃喝的快乐。男人
行酒令，将大桌闹得天花乱坠；女人尝菜品，笑脸如
桃花般灿烂；孩子们在人堆里钻进钻出，惘然不顾
满桌的美食，图的只是眼前的热闹；老年人抽着烟，
点评着每一道菜肴，向厨子投去了赞赏的目光。若
是孩子的“百日宴”，人们会撩起小被头，把熟睡中
的小粉团亲个遍；如果是婚宴，着红穿绿的新人就
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或嬉闹，或打诨，声声祝福洒
满了乡村；就算是丧宴，悲痛之中也隐含着安慰和
希冀，毕竟斯人已去，人们的生活还得继续。厨子
站在凉棚下，打量着欢快的食客，眉头舒展，满面春
风，所谓的满足感，就流淌在一目了然的笑容里。
厨子的社会地位也是由这些飘香的村宴塑造的，人
前一站，步子稳当，胸脯高拔，“老师”这一敬称不请
自来，若是有人对某道菜品念念不忘，厨子会欣然
把话题拉长。

厨子是人们敬慕的对象，“有钱没钱，落个肚肥
腰圆”的俗话，把重视吃喝的社会本真描述得透
彻。人们离不开吃喝，乡村也离不了厨子，一道菜
品，只有经过了他们的双手，才能出落成淳朴的佳
肴，才能香飘万里，让远行的人魂牵梦萦。

赵华伟

厨子老师
随笔

作为 2015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江
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精美随葬品
令人赞叹不已，而墓主人刘贺的传奇经历更为
人们所津津乐道。

《海昏侯刘贺》是第一部有关海昏侯及其时
代的学术研究专著。作者以文献记载的刘贺生
平为基础，结合出土文物，将汉武帝晚年至汉宣
帝时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详细解说；通过分析
刘贺的经历与行事，揭示其个人的生活环境与性
格特征，认为刘贺的戏剧化人生，既是时代造就，
也是性格使然。伴随西汉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
发现，第一代海昏侯刘贺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
野。刘贺由昌邑王入继大统，在位二十七天被
废，后再被封为海昏侯，直至生命终点。他短暂
的一生是西汉武帝以来宫廷政治斗争的缩影。
刘贺自身的性格特点也导致了他悲剧的结局。

陈 曦

新书架

《海昏侯刘贺》

高玉成

三门峡天鹅湖
绿城杂俎

残杯冷炙，出自南北朝颜之推《颜氏
家训·杂艺》：“今世曲解，虽变于古，犹足
以 畅 神 情 也 。 唯 不 可 令 有 称 誉 ，见 役 勋
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这是
颜之推谈及琴瑟时，告诫后人的一段话。
大意是说名士自古喜爱音乐，认为不懂琴
瑟的人是不完美的。因为它可以使人精
神愉悦。但不可以此出名。因为一旦出
名，会被权贵利用，从而沦为下人，只能吃
残羹剩饭，遭受屈辱。不过，这样的遭遇，
却应验在唐代诗圣杜甫的身上。

杜甫，字子美，生于巩义。他年轻时
聪颖好学，才华横溢，且胸怀天下，立志报
国，但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报效国家的
美 梦 。 三 十 五 岁 那 年 ，他 赴 长 安 参 加 科
考，虽然成绩优异，但因权臣李林甫作祟，
未能考中。后来唐明皇见他《三大礼赋》
写得新奇，遂授他京兆府兵曹参军一职。
这是一个无职无权、幕僚型的闲职。官职
不大，待遇不高，从此这位声名远播的大
诗人，成了寄人篱下的门客。对于这种不
公正的待遇，尤其对唐天宝中，朝廷诏征
天下有一技艺者，赴京考试，从中选拔人
才，而由于李林甫加以抑阻，致使全国无
一人入选一事，杜甫更是愤愤不平、耿耿
于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他满怀
悲情，向当时身为尚书左丞、也是河南同
乡的韦济（韦是阳武即今原阳县人）作了
倾诉，于是就有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
韵》这一诗作。

他在诗中写道：纨绔不饿死，儒冠多
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
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
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
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
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
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
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欻然欲
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
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
句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
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海，即将西
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常拟报
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
能驯？

短短的数十句，诗人把自己的个人经
历、政治抱负、不幸遭遇、凄凉处境，以及
自己的政治主张、理想和愿望，抒写得明
明白白、清清楚楚，可谓淋漓尽致、一览无
余。尽管内中有跑官要官的成分，但杜甫
为国为民的思想与报国无门的苦衷，却贯
穿始终，让人为之同情、为之感动。

残杯冷炙，也作“杯残炙冷”“残羹剩
汁”“残羹冷饭”“残羹剩饭”等。原意系指
喝剩下的酒，吃冷了的烤肉，即吃剩下的
酒食饭菜。后用来形容一个人受到冷遇
且不公正的对待。

李济通

残杯冷炙
成语郑州

北京中山公园，原是明、清时期的社稷
坛，1914 年开辟为中央公园，1928 年，为纪念
孙中山先生而改名为中山公园。

社稷坛是封建帝王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
的地方（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建成于明朝永
乐十九年（1421 年）。每年阴历二月、八月，
在这里举行出征、班师、献俘等仪式。

社 稷 坛 是 用 汉 白 玉 砌 成 的 三 层 方 台 ，
高四尺，台上方广五丈二尺，按五个方位铺
着 五 种 颜 色 的 土 ，中 间 是 黄 土 ，东 方 是 青
土，南方是红土，西方是白土，北方是黑土，
因而称为“五色土”。坛四周的短墙，也按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覆盖着青、红、白、黑
四 色 琉 璃 瓦 。 明 朝 永 乐 年 间 ，每 年 春 秋 祭
祀，由顺天府（今北京市）负责进铺坛土。这
些五色土由涿州、霸州和房山、东安二县预
先备办，送到北京，经太常来检验后才能铺
用。“五色土”象征金、木、水、火、土，是万物
之本，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意。在
坛的中央，还立着一根方形石柱，高约三尺
五寸，上顶斜形，称为“社稷石”，又名“江山
石”，表示“江山永固”之意。

王道清

五色土的寓意
博古斋

娘！娘！
人没进门，荷花那大嗓门就先进

了门。没人答应。厨房里锅还在火上
搁着，冒着热气。门开着，娘会到哪里
去了呢？

荷花正要去问对门的二婶，娘从
隔间里出来了。她眼泡儿虚虚的，红
红的，脸上有湿润的痕迹。

你不是说有点忙，这个月没工夫
来吗？咋又来了？娘问。

到这来看看你，想你呗。
来呗，跟我说说话。娘笑了，只是

那笑容像是挤出来的。
娘，你的眼咋了？
灰尘掉眼里了。
娘，咱佳佳哩？佳佳是荷花的小

侄女。
走了。
往哪走了？
她婆家。
俺嫂子呢？
也走了。
问一句，娘答一句。平时见荷花

来她总是问问这，问问那，今儿咋这样
不高兴？

整天洗洗涮涮，扫扫抹抹的，忙得
脚不沾地，走了你清闲一些，还不中？
荷花说。

娘更不高兴了，嘴角抖动了一下，
问，荷花，你来咱家咋不带孩子？

上学去了。
娘有点诧异，今儿是星期天，去学

校干啥？老师又没在学校。
荷花的心“咯噔”了一下，掩饰说，

娘，英子到市里参加演讲比赛了。
中，中，现在看她是个好闺女，将

来出了门不知道啥样。要是她胡搅蛮
缠，就够婆子喝一壶（倒霉）了！娘的
话就像一把蒺藜撒在荷花脖子里，浑
身上下不是滋味……

荷花是和婆母娘闹得天昏地暗后
才到娘家的。本来，荷花这次想在娘
家住上十天半月，或者再长一点时间，
见娘心事重重，心里就堵得慌，就没了
主张。住不住呢？

她还没想好，这时，手机响了。
是圆通快递。让荷花快去把邮件

给取回来。五天前，她从网上给娘买
了一个电动的揉背机，只用往脖子上
一披就行了，很方便的。还买了奶粉、
茶叶、虎骨酒。娘老了，得让她享受享
受，也尽自己的一份心意。

死闺女，吃了猫肉似的，慌啥慌？
荷花走出门，迎面和隔壁的三嫂撞了一
个满怀。走，到我家坐坐。盛情难却。
在娘家时荷花就和三嫂打得火热，俩人
寒暄了不几句，三嫂就扯上正题，花，好
好劝劝俺婶儿，她刚强，有话闷在心里
不说，这心脏病，可是见不得气！

原来，嫂子上个月提出来自己单
独过，要娘搬出去。就一处庄子，往哪
里挪呀？娘说，等弟弟把钱攒够了，到
明年盖好房再搬。嫂子一赌气，干脆
带上孩子走娘家去了，还说过不成就
离婚。

娘嫌丢人，整天不出门，都五天了
一直在家闷睡。

巧了。嫂子和娘闹的别扭咋和自
己差不多？俺娘受不了，婆母娘就受
得了吗？

荷花正想着，三嫂开口了，你说恁
嫂子要脸不要脸？看见她娘高接远送
的，又是买这又是买那；看见俺婶儿就
跟仇人一样，黑一眼白一眼的。难道
她娘是娘，婆母娘就不是娘了？……

荷花回到自己家，见到婆母娘笑
着说，妈，我那是气话。往后，咱娘俩
不管饥荒穷富都一起过！之后便扫
地，帮着做饭。公爹一脸困惑，一脸笑
容。晚上，对老伴说，老婆子，这日头
咋从西边出来了？

曹世忠

婆母娘也是娘
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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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钢笔画） 梁尔谷


